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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让原子化的个人能够接触和影响的信

息范围越来越大，基于网络与数字民族志的“抵近研究”成为

文化观察的重要途径。短视频的海量内容与深度交互，令其

影响自然进入到文化层面。随着短视频的社会文化属性走入

大众视野，对短视频的文化批评也是从担忧短视频作为一种

文化产品侵入到人的生活、信息茧房将人隔离在媒介拟造的

虚幻世界中的技术批判开始。短视频的“短平快”构成了一幅

巨大的技术文化图景，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深深包裹进去。

短视频文化对严肃的消解反映着我们深刻的精神忧虑，这种

视觉图像直观地冲击着社会文化的深度价值。

从2014年的“短视频元年”开始至今，在主流新媒介文化

的视域下，短视频因其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被迅速看作

一种新的通俗文化形式。而在许多短视频资深用户看来，短视

频的方便恰恰就在于其不入流和“不算文化”的“亚文化特

质”。但出人意料的是，短视频这一内容深度最浅、理解难度最

低的媒介文化形态，反而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当代大众文化。

“没文化”与短视频用户的身份剥离

短视频文化之所以是“被”瞩目的文化，是因为在那些真

正依赖短视频的人眼里，它反而构不成什么“文化”。这与短

视频的内容定位有关，但更多的是用户群体对自身身份指涉

的厘定。例如短视频平台将其简便直观的操作界面深度下沉

到不熟悉软件操作的中老年人群体，对这些每天以短视频打

发时间的人群来说，短视频是“无聊时看看的玩意”，不是“正

事”。这种观念与个人财富水平和文化水平并无直接关联，几

乎成为退居二线或其他老年群体的共识。短视频深深镶嵌进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但其观念仍然秉承着经典与娱乐、高雅文

化与大众消遣文化的二元分化。这种观念体现在媒介形式

上，就是书籍和短视频的差别。

另一类与短视频深度绑定的用户群体是怀揣着大城市梦

想却又因为主观条件限制而陷身于繁重工作的打工者。在流

水线和高度机械化的工作模式中，人的注意力全然被生产线框

定和消耗着，下班时也被迫挤在街巷小楼里。短视频成为硕果

仅存的合适的娱乐方式。刷短视频没有主题和目标、随意性

强，这恰恰能够帮助用户暂时规避对当下行为意义的思考。此

外，短视频中充满着各种感官刺激，而缺乏深度价值，这恰恰是

对一整天的重复单调工作后的精神调剂和情感抚慰。短视频

释放了一种能让人喘一口气的氛围，给予这些既劳心又费力的

人最单纯的放松与快乐，是对“异化劳动”的心理补偿。因此，

短视频文化的真正核心用户，是那些仅可依赖短视频进入到新

媒体文化的互动空间中的人。或许他们刷短视频本身的频次

和强度并不算高，但刷短视频却是其打开手机后最主要的娱乐

方式。短视频的短恰恰帮他们剥离了进入大众流行文化的不

便。在短视频提供的媒介景观中，这些人才能短暂接入文化交

互的信息流中，亦步亦趋地跟在主流文化身后。

与法兰克福学派“沉溺式享乐”不同的是，许多人刷短视

频都是带着负罪感的：眼下正有关键的事情要做，却又一筹莫

展全无头绪，短视频则适时成为解毒剂和释压阀，但这种纾解

的快感又是短暂的，因为在刷屏的过程总伴随着烦恼和紧张，

而得不到全无功利的快适。由此，短视频的消费行为成为充

满悖论的困境，自反性地提醒着用户自身的窘迫和焦虑。

“媒介游牧者”身份的标签泛化

短视频的碎片性、直接性和浅显性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传

播力和影响力。短视频的下沉市场真正做到了接通乡镇妇

孺、惠及普罗大众，因此它也被看作是一种新媒介时代的独特

文化景观。然而，短视频文化的发迹仍然是从其“非文化”的

内核处滋生出来的。曾几何时，短视频对深度内容的消解引

起了对人认知能力退化的担忧，漫无边际的感官刺激引起“娱

乐至死”的恐惧。短视频媒介和优秀的头部作品可以被接纳

进主流文化的城防，但大部分短视频的内容核心仍然是庸俗

模仿、直播卖货、哗众取宠甚至“欲望叙事”，难以进入先进文

化的殿堂。但是这些“非文化”的短视频却构成了文化“局外

人”最主要的内容交互。短视频是他们或许唯一能够驾驭的

媒介形式，其媒介形式组织贯穿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休息享乐

甚至工作生计，在和短视频的深度交互中，他们的情感需求不

断地通过快速流动的动态影像被表征和隐喻着。短视频由此

成为身份认同的泛化标签，反身规训着这些渴望融入主流文

化而不得的“媒介游牧者”。

在媒介技术已然重塑了社会文化结构的今天，技术成为

在讨论文化问题时一股蛮横的外部驱动力，将原本的文化观

念扭结得支离破碎。经典文化仍然享有文化价值的定义权，

但这种定义权的认同来源不再是精英文化阶层，反而来自于

大众和非文化从事者惯性般的古典主义文化认知。“书本才是

文化，短视频不过是消遣。”这种古典主义的文化观逐渐受到

精英知识分子的摒弃，却仍然为一般人所遵奉。于是一种奇

妙的认知错位就发生在短视频文化里：其核心用户群体并不

认同短视频可以生成一种文化，而不把它当作唯一信息接触

和娱乐模式的人们反而对短视频的文化潜力大加赞赏。

这种错位给了我们重新审视当代文化和亚文化的重要契

机。赫伯特·马尔库塞指出发达的文化工业将人从现实中隔

绝出来，推向文化产品的异化和文化符号的享乐中。在马尔

库塞看来，文化工业自然也必须是单向度的，民众永远在舒适

圈里不断点击、下划一个又一个短视频获得享乐快感，最终失

去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这种理论视角将文化工

业的生产对象局限在舒适圈内的群体，无形中忽略了文化话

语权羸弱的群体。

浮躁、肤浅、偏激、促狭、虚无等常见于短视频的标签并非

是其真正核心消费用户的评价，简单、直接、纯粹、刺激、爽快

反而是短视频带给这些群体的真正价值。如果从媒介内容角

度透视短视频文化，琳琅满目的各种亮眼内容呈现出一个高

度分区化、个人化、场域感和日常性的文化消费和娱乐空间。

短视频的核心用户群体，或者对于那些将短视频视为日常生

活的人来说，短视频才是他们的救赎。后现代思潮和新媒介

技术的冲击，让我们关注各种技术符号打造出的文化景观，游

离化、圈层化和泛文化的消费群体占据了当代文化互动的主

流场域，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将通过短视频这一最具标签泛化

特征的“亚文化”形态彰显出来。短视频文化的核心用户永远

不可能是那些在媒介浪潮中迎风冲浪的人。对他们来说，媒

介技术打开了一个无限展演自身的梦幻空间，即使他们的数

据化在线时长和内容交互频率再高、短视频文化再兴旺发达，

对生活在后现代媒介文化场域中的用户来说也不过是各种时

髦生活的小小分支。

媒介身份的短视频“再生产”方式

当文化身份和文化意识只能被构建在自身之外的“媒介

他者”身上时，文化身份成为一种无从谈起的精神奢侈品，表

征着他们那些无法言说的社会经历。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我否

定、自我放逐的心态下，这些人才在短视频中发现符合自身定

位的文化身份，短视频作为一种媒介，也构成了一种身份标

签。一方面，在这部分短视频用户推崇的传统文化认知里，文

化始终与高雅严肃联系在一起。面向娱乐休闲目的与普通大

众的短视频内容缺乏崇高肃穆的文化内涵，进而也就无法获

得传统观念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新技术所生产的现代媒

介文化，仍然被大众视作是技术的产物而非文化的产物。短

视频不被认为具有文化生产的功能，其内容是功利性的信息

而非高雅的文化。某种意义上，具有技术性和商品性的大众

文化走进一般人生活的方式不是“融入日常”，而是“跌入日

常”。跌入日常的文化固然更加具有生机与活力，却也很快会

在神秘性的消解中丧失审美价值，无法增强大众的文化身份

认同感。

短视频文化满足了这些用户的文化消费需求，但是却不

能为他们提供正当的文化身份。短视频文化成为一面镜子，

映照出当下许多文化边缘者的群体的矛盾心态。短视频文化

的粗浅、通俗和碎片化表征着他们远离主流文化圈层的焦虑

处境，却又悖论式地带给他们催眠和慰藉的效果。不过，短视

频文化同时也建构了“局外人”的文化救赎和非文化身份，让

他们以另类的方式重新进入局内、肯定自身的“非文化性”社

会身份认同，这也同样彰显出短视频的文化逻辑与社会价值。

首先，短视频是一股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不可忽视的力

量。无论是退休老年用户群体，还是漂泊城市的打工人群体，

短视频带给他们的快乐始终是对枯燥生活的调剂和重复劳动

的超越。他们并不知道随手下划的短视频界面在下一秒会呈

现出什么，但在这一点点未知的期待中，他们的生活也就出现

了小小的波澜。这些小小的波澜是“楔入”生存方式的建构式

力量，为他们带来了维持生活继续下去的动力和渴望，组成了

去突破自我认知拘束、开创新的生活的积极因素。“人就像是骰

子一般，把自己投掷到人生之中去。”忙里偷闲中刷短视频带来

了用户对文化潮流的感知，这些感知最终汇聚成关于生活新的

认知和渴望，推动人们重振雄风，投身于新的人生旅途中。

其次，短视频文化本身就是打破“非文化”趋势的创造性力

量。短视频文化切中了时代特征和社会需要，才能有如此蓬勃

的发展势头；被短视频情不自禁吸引的用户，同样也是这种社

会文化的潮流所汇聚的文化实践主体。因此，在新媒体传播的

语境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被驱离主流文化场域的人群，无论

学历文化水平还是社会身份地位，短视频将所有的用户平等地

邀请到其所构建的媒介文化共同体之内，共享其文化建构的资

源。因此，短视频作为新媒介、新技术创造出的社会文化连接

网络，令所有用户都沉浸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再生产场域中，并

作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影响到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受众。

由此可见，短视频文化作为一种充满矛盾性的“非文化”，

其所照见的恰恰是深入日常生活场域中的“假性”边缘人或自

诩局外人的短视频深度用户的文化身份属性。他们渴望并依

赖短视频，却又将这种依赖当作“没文化”的标靶进行自我解

构。短视频映射了他们在社会文化生产场域里的身份焦虑，

同时也凸显了他们渴望获得“正常文化身份”的迫切心理。短

视频的多元文化属性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最终会破除“非

文化”“亚文化”“泛文化”的刻板印象，从而将这些“局外人”重

新拉入到社会主流文化实践的庞大网络之中。

因此，当你注册了短视频的账号，你也在大众媒介文化中

获得了身份；当你凝视短视频的时候，短视频也在凝视着你。

我们可以套用《黑客帝国》中的一句话，“欢迎来到短视频这个

真实的大荒漠”！

（孟正皓系贵州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鲍远福系贵州

民族大学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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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文化”的短视频
■孟正皓 鲍远福

短视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凝缩物，从它

身上可以窥见时代的时间状态、增长机制、文化

生态乃至心理结构。罗萨在《加速》中对我们时

代的速度状态做了精准的说明：技术进步、社会

变化、生活节奏的加速共同形塑了社会的时间模

式和人们的感知结构。总体而言，短视频的时间

与这种加速的现实时间实现了同构。但只说“加

速”也无法涵盖社会内部的诸多复杂性、差异性，

因此在承认上述基本判断的同时，也需进行更为

精细的辨析。具体而言，短视频在时间性上呈现

出快与慢、少与多、即时与储存等辩证统一性。

“快”与“慢”

短视频的时间性首先表现为“快”与“慢”的

速度辩证法。这种“快”体现为多个层面。首先，

是短视频本身的时长与俘获观众的时长之短。

数据显示，在播放量、点赞量等方面表现最好的

往往是15秒以内的视频；而对快速捕获观众的

执念又使短视频呈现出“奇观”美学的特质。其

次，是短视频内部的节奏，主要表现为影像单元

切换的速度、影像单元之间的反差等。比如有一

类视频生成于对系列静态照片的动态化，照片随

着背景音乐快速弹出又消失，给人眼花缭乱的快

节奏感。短视频的节奏主要由剪辑来决定，剪去

无关枝蔓、调控总体进程、控制整体时间是剪辑

的核心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剪辑堪称短视频的

“灵魂”。最后，是短视频的播放机制，视频能以

不同速率进行播放，即使仅有几分钟的视频，亦

有人选择以1.5倍速率播放。

从“快”的角度看，“影视解说”类短视频的出

现具有某种必然性。几小时的原作在几分钟内

被讲解完，这既显示了当代快餐式的文化消费现

状，又从根本上揭示了当代影视作品本身的生产

机制，即对“爽感”节点的制造。当代众多影视作

品本身改编自网络小说或至少受其影响，在其中

叙事的完整演进、前后连贯变得无足轻重，有意

义的则是一个个“爽感”节点。延续和流动最终

被提炼、重组为断裂和碎片，这些节点被短视频

捕获，使观众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对它们的消

费。

但只看到“快”的一面是不够的，短视频中还

有“慢”的一面：田园视频中相互追逐的孩童和小

鸭，旅行视频中随汽车行进而远去的夕阳和山

林，手作视频中借由工匠的巧手一步步获得完整

形态的产品，诗词视频中配乐吟诵的典雅和古

韵，它们都指向一种慢速的生活。视频博主“十

万个阿拉蕾”在抖音坐拥320万粉丝，作为一个

北京姑娘，她主动到城郊租小院，自行设计、装

潢，在小院里种花、品茗、荡秋千。以自媒体为业

的她有意避开大都会的紧张生活，拥有了更为灵

活自由的时间。其视频中呈现的工作状态、生活

节奏均与“慢”相关。

同时，生活的慢速与视频的慢速可以相互契

合。就具体机制来看，一方面，这些视频恢复了

时间的线性流动，从快速而频繁的跳跃式剪辑中

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场景之间的切换遵循了某

种逻辑和秩序，比如视觉的延伸、事件的发展、时

间的推移。“快”固然指向事务之繁多，但也指向

事务的杂乱、突发和无理。因此，这种线性的、秩

序化的时间才能使观众形成对“慢”的想象。在

这里，媒介时间不但指涉现实时间，还内化了现

实时间。

“快”与“慢”不但相互对立，还可能彼此渗

透。比如旅游视频博主“房琪kiki”，她的视频达

到了较高的专业程度和艺术水准，并在流量数据

方面表现极佳。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她的视频

是以“慢”为外衣，以“快”为本质，视频的影像、配

乐、文案都充满诗意，但每个视频都控制在1.5分

钟之内，且影像单元之间的切换速度快，剪辑比

重高，导致破碎感大于秩序感。因此，从媒介时

间的角度看，“快”渗透进“慢”之中，借助“慢”而

滋生。

“少”与“多”

短视频的时间性还表现为“少”与“多”的数

量辩证法。观看短视频所利用的大多是零散时

间，就正面意义而言，它能在零散时间中赋予人

们情绪意义和感官“滋味”，“电子榨菜”就是对这

一现象的生动概括。但就负面结果来看，其上瘾

机制却导致集中时间的耗费。根据官方数据，

2022年抖音日活跃用户（DAU）已达6亿，平均

每位用户的单日使用时长约为73.6分钟。观众

沉浸在短视频中，对时间的感知力变得迟钝。这

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观众主要是在被动接受

信息，而非积极互动，人的大脑活动机制在这两

个活动中是不同的；其二，短视频平台往往有“自

动连播”的设定，一旦开启，视频就会一个接一个

地自动播放，连“刷”的身体动作都变得不再必

要；其三，平台自动隐藏视频的时间线，以提高

“完播率”。因此，短视频的消费时间看似零散，

但这种不断延长、积少成多的时间甚至成为一种

“无限时间”。这样，短视频就以其实际接受效果

加剧了社会的快节奏，因为真正的休闲时间被挤

占，靠短视频获得的“休闲”也无法产生放松效

果，观众反而身心俱疲。

即时与储存

短视频的时间性也表现为即时性与储存性

的状态辩证法。一般而言，短视频具有即时性的

特点。这种即时性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视

频生产、发布与视频接受、消费之间的时间差极

大缩短，这是与传统媒介的巨大差异；二是信息

具有时效性及随之产生的速朽性，这又与传统媒

介一脉相承，只不过在今天其消散的速度大大加

快了。

但也要看到，短视频中还存在着时间的存

储，部分视频虽已“过去”，却能在未来的不同时

间节点被重新唤醒。日常生活短视频是其代表，

其特征是关注每日的生活，比如抖音视频博主

“珍珍啊”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在视频中呈现了她

从早到晚做家务的过程。视频中的生活有其对

应的具体时间，并与发布时间存在规律性联系。

但从观众的视角看，天天追更固然可以获得连续

性的体验，但隔一段时间再随机点开部分视频，

也同样能获得在场性的体验。储存的时间是有

待被重新打开的时间，而存储时间的短视频便能

超越具体时间，与不同时间节点形成恰当的链

接。我曾经从趋新与重复的角度对日常生活短

视频做过讨论，其实这两个角度是相通的：正因

其在新与旧、创造与重复之间保持着一种辩证关

系，所以才能在某一时间节点被储存，又在另一

时间节点被重新打开。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视

频中这些不同的时间节点始终都与现实时间分

享着同一的整体结构。

本真与异化

短视频的时间性亦表现为本真和异化的性

质辩证法。短视频借由叙事完成对现实的再现

和表达，其时间为本真时间；但本真时间往往受

到资本的胁迫而沦为异化时间。异化时间的突

出表现就是在视频中嵌入广告。广告的出现是

对视频原有叙事逻辑的打破，并在事实上容易造

成观众的反感，所以视频博主力求使广告的嵌入

更贴近视频的叙事逻辑，使广告的呈现更为自

然。在这样的背景下，视频博主“王七叶”显示了

自身的独特性，其视频中有一大类是将蚊香、拖

鞋等日常之物作为主角，通过高端奢华的影像风

格将其塑造为“奢侈品”，这正是通过夸张的“戏

仿”实现了对广告基底逻辑的揭露和解构。从根

本上说，不论广告嵌入得是否巧妙，它都像一个

强盗，直接劫掠了视频、观众的时间。可以说，广

告凸显了本真时间与异化时间的对立。

但本真时间与异化时间有时也难以清晰分

割，这就需要考虑作为整体框架的短视频平台。

短视频制作者与短视频平台虽相互依存，但又是

不同的主体，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诉求。平台的

根本目的是占用用户时间，完成资本增殖。为

此，它必须依靠算法，将时间变成个体化、异质性

的时间。尼葛洛庞帝早在1990年代写作的《数

字化生存》中便对未来的新闻形式提出了展望，

人们可利用按钮来“调整新闻内容个人化的高低

程度”，生成一种独特的“我的日报”。如今几十

年过去了，虽然媒介的形态、重心发生了变化，但

这种定制化、个体化的信息服务却被实现了。通

过采集个体用户数据，平台力求准确把握其在不

同时间节点对不同视频类型的选择倾向，从而在

不同时间推送不同内容。也即，时间本身成为一

个关键变量，随着自身的变化而作用于受众。在

这里，观看短视频的所有时间均被异化，数字劳

动已经形成，而观众后续在诱导下完成的商品交

易只不过是外在于这一核心过程的附属品而已。

同时，上述对异化时间的讨论从另一层面

显示了“信息茧房”的巨大威胁，它表明对信息

的控制已经渗入时间层面，主体的封闭性也随

之被无限加剧了。短视频的这一套推送法则及

其效果，不正是对全球化时代信息传输、重塑的

精确表征吗？

毛尖曾说：“短视频里藏着这个时代的灵

魂。”这既是说短视频是时代文化生产和消费的

主导形式，也意味着它表征了时代的某种精神和

生态。时间无疑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形式。本雅

明在《驼背小人》中提出：“有时候远方唤起的渴

望并非是引向陌生之地，而是一种回家的召唤。”

他极具辩证性的论述启发着我们，短视频的时间

性也可能蕴藏着更为辩证的维度。阿伦特在《人

的境况》中区分了“永恒”和“不朽”，不朽是时间

的持存，而永恒却能在当下的瞬间中达成。当代

人借由短视频沉溺于无数的当下瞬间，沉浸于加

速与即刻之中，其所要实现的又何尝不是一种永

恒的诉求？它力图超拔一切现实的结构性束缚，

忘却时间与自我，将瞬间予以永恒化，以达成一

种非理性、幻想性乃至病态的超越性。这也许是

当代人借由短视频所欲实现的幻梦。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短视频的时间辩证法
■李雨轩

短视频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

视频形态，它既构成一种媒介景观，

也在海量用户的深度参与之中形成

契合时代自身结构的叙事形式和美

学特征。同时，短视频也深度参与

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实

践，构成瑰丽、壮观而复杂的社会文

化图景。我们将陆续邀请青年学者

针对短视频及相关文化现象展开研

究，本期两篇文章分别从短视频的

文化属性及社会身份隐喻、隐藏在

短视频中的辩证法和异化的角度进

行了讨论。

——编 者


